
第一章 一夜之間升了職

夜涼如水，宴幾堂院子裡的杏樹落了一地花瓣，窗前的竹子還帶著夜露，夜風打在

身上泛起一絲涼意。

正房前人來人往，等送走了大夫，露竹把宴幾堂所有的丫鬟婆子叫到一起敲打一遍。

「四少夫人有孕是喜事，只是月分尚淺，誰也不許往外瞎嚼舌根，不然我撕了誰的

嘴。」露竹看著不過二十歲，面目柔和，可臉上半分笑都沒有，「當然，妳們小心伺

候，等小公子出生，定少不了妳們的功勞。」

這是給一棍子再賞個甜棗。

看臺階下站著的丫鬟們鵪鶉似的點頭，露竹滿意地露出一個笑，「行了，各忙各的去。」 
一群丫鬟很快散了個乾淨。

姜棠站在最後面，低著頭去正房門口當門神。

她也沒想到，一夜之間就穿到了一本書裡，還是本宅鬥文。

她沒穿成錦鯉命格大殺四方的女主，也沒穿成戲分賊費力蹦躂的女配，而是穿成一

個空有美貌，致力在男女主之間添堵的炮灰丫鬟。

原身是女主陸錦瑤的陪嫁，以陸錦瑤母親陳氏的意思是，等陸錦瑤有孕，就可以把

原主給顧見舟做妾。

陪嫁好拿捏，再說原主貌美，見之難忘。

陳氏覺得男人都一個樣，與其讓顧見舟自己提，還不如找一個知根知底的人，若是

以後姜棠有了孩子，還能抱到身邊撫養。

不過陸錦瑤心裡自有成算，新婚之後兩人柔情密意，雖然仍住在永寧侯府，但是宴

幾堂關上院門就是過自己的日子，讓顧見舟納妾反倒失了夫妻情分。

而顧見舟對陸錦瑤是一百個上心，除了公事，心裡只有陸錦瑤一人，直到小說最後，

顧見舟都履行了一生一世一雙人的承諾。

原主充其量算個炮灰，趁女主有孕爬床卻被男主送去莊子上自生自滅，凍死在一個

冬天。

姜棠可不想去莊子，當丫鬟的被捏著賣身契，不能輕易贖身，還任由主家打罵，被

趕出去的沒一個有好下場。

小說裡，陸錦瑤不是善類，但是她善待下人，當然，是聽話的下人。

既然已經知道陸錦瑤會一路做到侯府主母，姜棠就不想奮鬥了，老老實實在宴幾堂

當個丫鬟比什麼都強。

順便還能磕男女主的 cp，小說裡都那麼甜了，這可是古代，男子三妻四妾是尋常事，

可顧見舟心裡眼裡只有陸錦瑤一個，這是什麼神仙愛情。

姜棠沒來這裡之前大學還沒畢業，平時做自媒體，做做甜品學學菜再探探店，假期

的時候就全國各地旅遊，這種躺平的生活再適合她不過。

只要不給陸錦瑤添堵，她就能長命百歲。

至於藉著送甜湯的由頭爬床，姜棠是決計不會做的，以後遇見顧見舟她絕對繞路走。

永寧侯府的丫鬟每晚都是回下人房，只留兩個守夜，夜裡勾引更不可能，她就安安

靜靜當門神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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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幾堂各處飄蕩著喜意，姜棠是三等丫鬟，所以輪不著她進屋伺候。 
而除了看門灑掃婆子，宴幾堂共有兩個一等丫鬟、四個二等丫鬟、四個三等丫鬟，

管事的是陸錦瑤的奶娘高嬤嬤。 
平日在陸錦瑤身邊伺候的是露竹懷兮，姜棠是三等丫鬟，就做些打掃洗衣的活計。 
二等三等丫鬟還要守夜，兩人一組，四日輪一次。 
今天不該姜棠守夜，一會兒等亥時到了陸錦瑤、顧見舟睡下她就能回去了。 
今天是四月初六，離月中發月銀還有不到十天。 
原主的銀子都拿來買胭脂水粉漂亮衣裳了，姜棠美滋滋地想，等月錢下來，她就先

弄個小爐子，再慢慢攢些食材，日子總不會太差。 
五錢月銀，雖然比不上一等二等丫鬟，但在這個一斤米十幾文的時代，五錢銀子可

不算少。 
賣身契輕易消不掉，做丫鬟雖然是下人，但把丫鬟當成職業，每日定時定點上班下

班，又有高薪加打賞，朝陽宿舍，安安穩穩混到退休，肯定能攢下不少錢。 
姜棠微低著頭神遊天外，過來給陸錦瑤送點心的露竹欲言又止地看了她一眼。 
露竹也是陸錦瑤的陪嫁。 
四個陪嫁丫鬟，懷兮伶俐能幹，白薇機靈機敏，唯獨姜棠是陳氏費心找來準備給顧

見舟做妾的，這點她們四人心知肚明。 
因此露竹覺得，若是真有一日姜棠被抬妾，那也是宴幾堂的半個主子，現在不能輕

易得罪了去，只是姜棠的行事做派令人不齒，少夫人抬舉是抬舉，若是她自己上趕

著勾引，那是背主求榮的事。 
不過就算不喜歡姜棠，露竹還是得承認，眼前這個人美得過分，膚如凝脂，比杏花

還要白，儘管平時也做粗活，可皮膚細膩，恍若牛乳一般；一雙翦瞳長著鉤子，鼻

尖小巧，口若含丹，頭髮烏黑茂密，哪怕穿著下人的衣裳，哪怕她就只是簪了根銀

釵，可在這夜裡，比天上的月輝還要奪目幾分。 
本來姜棠就自命不凡，如今少夫人有孕她怕是要變本加厲了。 
懷胎十月，宴幾堂沒有姨娘，難道真要把姜棠送上四爺的床嗎？ 
姜棠可不知露竹想了什麼，只是露竹放在她身上的目光太久，想忽視都難，她抬起

頭，見露竹還盯著她，問道：「露竹姊姊？」 
露竹回過神，道：「馬上就亥時了，今天不該妳守夜，早些回去，這兒有我呢。」 
不管少夫人怎麼想，現在還是讓姜棠少出現在四爺眼皮子底下為妙，伺候的又不缺

姜棠一個。 
姜棠眼睛一亮，這還能早退！ 
「謝謝露竹姊姊！」她福了福禮，心想這可不要太自在，歡歡喜喜就退下了。 
露竹看得一愣，心想今兒太陽是打西邊出來了嗎？ 
她搖了搖頭，掀開簾子一角，端著盤子彎腰進屋。 
屋內，燭光晃動。 
陸錦瑤捧著溫水慢慢喝著，她打扮得簡單，雪青色繡著玉蘭花的襖裙，髮髻上就簪

了根玉簪，因為早春夜涼，所以外面披了件短坎肩，打扮明豔大方，眉間也因有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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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了兩分柔色蜜意。 
一旁顧見舟眼睛發亮，趕緊站起身把點心接過來，「快看看想吃什麼，有芙蓉糕、牛

乳糕、桂花糕……我剛才問了大夫，說綠豆性涼，咱們就先不吃綠豆糕了。」 
說著，他拿起一塊就要餵，陸錦瑤卻把茶杯放下，搖了搖頭，「我吃不下。」 
她就是因為近來食慾不振才請大夫來診脈的，當年她十六歲嫁給顧見舟，進門兩年

一直未有身孕，誰知道突然間就有了。 
高興是高興，可頭胎終究是忐忑。 
顧見舟當即站起來，「五香居現在應該開著，想吃什麼我去買。」 
陸錦瑤拽住他的袖子，「晚膳也用過了，現在不餓，你陪我說說話。」 
聞言，露竹低下頭，悄悄退了出去。 
等人出去後，顧見舟握住陸錦瑤的手，「妳別擔心，明日我就去請大夫，隔三日診一

次脈，以後想吃什麼就和我說，若是宴幾堂的月例不夠，我這兒有錢……」說著說

著，他不好意思地笑笑，「我這兒也沒什麼錢。」 
除了必要花銷，家裡鋪子田產莊子都是陸錦瑤管著。 
陸錦瑤沒忍住笑出聲，「我知道，定不會苦著自己，就是有一事要和你商量。」 
顧見舟拉著她的手坐下，「妳我之間，想說什麼說就是了。」 
陸錦瑤道：「年初母親生病，上個月才好利索，雖說大好，但大夫說還得靜養。現在

府中大大小小的事都交給了大嫂，我和二嫂三嫂從旁協助。如今我有孕，按理說應

該好好養胎，但……」 
顧見舟是聰明人，明白她的意思。 
永寧侯府二爺、三爺都是庶子，若不出意外，日後侯府的爵位該由大爺繼承。 
顧見舟是天盛二十一年的進士，在翰林院上職，為官不過兩年。 
府裡的下人又是看菜下碟的，若不爭一爭，日子也不好過。 
管家的事分給她的很少，但在府中總歸是有幾分威嚴，陸錦瑤不想把這事給丟下，

如今孩子才一個月大，臨生產還有大半年，若現在就把手上的管家權交出去，等孩

子生下來，還不知道會是什麼光景。 
顧見舟自然是希望陸錦瑤好好養胎，把孩子順利地生下來，成了親的兄長都有孩子，

只有他沒有，說不在乎是假的，但陸錦瑤開心更重要…… 
顧見舟拍了拍她的手，道：「聽妳的。」 
她詫異道：「我想繼續管事，你也聽我的？」 
「這些事我也不懂，但是知道妳辛苦，妳想這麼做肯定有自己的緣由，妳是為了咱

們家，我自然聽妳的。」 
陸錦瑤心中泛起一絲甜意，「你放心，我有分寸，不會胡來的。」 
夫妻二人對著燭光說了會兒話，而姜棠已經回到了下人房。 
三等丫鬟四人一間，姜棠和宴幾堂的幾個住一塊，房間朝陽，總共擺了四張床。姜

棠的床靠窗，床邊有一個比人還高的紅木櫃子，和旁邊床之間隔了一面木製屏風，

還有張小桌子、一把椅子，這是她的全部家當。 
今天守夜，陸英和佩蘭還沒回來，早退的只有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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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屏風隔著，她就相當於有自己的空間，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只要等到月中，她就能買個小爐子，然後自己煮東西吃。 
懷揣著美夢，姜棠睡得無比香甜，連陸英、佩蘭何時回來的都不知道。 
 
 
次日寅時，下人房的丫鬟小廝們就起床收拾，去各院伺候。 
姜棠只管打掃院子，正值早春，她就負責掃地上的花瓣。 
院前不能有水，各種小石子也要清理乾淨。 
過了寅時，陸英佩蘭帶著燒好的熱水在門口候著，伺候完顧見舟陸錦瑤梳洗，露竹

帶著人把飯菜端進去，等裡面的人吃完收拾好才輪得到她們。 
相較於主子五花八門的飯食，丫鬟吃的就簡單多了，一碗白粥一個饅頭，還有燉的

大鍋菜。如果主子飯菜吃不下也會分給下人，都是沒有動過的，有肉有蝦，像小包

子、蒸餃之類的。 
只不過姜棠是三等丫鬟，這種事根本輪不到她。 
姜棠打掃完院子去耳房等著，可等了半天都沒人回來，她掀開簾子向外看，卻見陸

英一臉焦急，同房的幾個丫鬟也不怎麼說話。 
見狀，秉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則，姜棠決定不問，然而陸英卻不想放過她。 
陸英站在姜棠身後，道：「妳倒是開心了，不過，就算我們受罰也輪不到妳往上爬。」 
姜棠回過頭，陸英眼眶微紅，扁著嘴，一副氣哭了的樣子。 
怎麼就哭了？在她印象裡，陸英是個很「硬氣」的人。 
如果宴幾堂的丫鬟有派別之分，那陸英肯定是「保舟派」的，因為她原本就是宴幾

堂的人，還是個二等丫鬟。 
顧見舟不喜太多人伺候，陸錦瑤沒嫁進來前，宴幾堂只有六個丫鬟。 
後來陸錦瑤進門，陸英就從二等丫鬟變成三等丫鬟。 
說她是保舟派也不是說她喜歡顧見舟，而是一切以顧見舟的利益為先，在她心裡顧

見舟才是她的主子。 
姜棠見不得女孩子哭，拿出帕子遞過去，「別哭了別哭了，正房離得這麼近，若是被

聽見，免不了受罰。」 
陸英接過帕子，哭得更厲害了，「下人就不是人了嗎！」她聲音斷斷續續的說：「早

上月雲、半夏進去伺候四少夫人、四爺用早膳，少夫人害喜沒胃口……四爺就說我

們沒用，還說少夫人要是再吃不下就把我們全趕出去。」 
姜棠微張著嘴，心想顧見舟完全就是霸總本霸，眼裡心裡只有陸錦瑤一個，這魄力、

這感情！他有什麼錯，錯只錯在太愛陸錦瑤了。 
神仙愛情又嗑到了。 
等等！她好像也是「我們」中的一個。 
想到這，姜棠立馬就笑不出來了，她往陸英身邊湊了湊，「總不至於全趕出去，有孕

害喜之人十之五六，又不是咱們的過錯，四爺和少夫人一向寬厚，妳快別哭了。」 
「誰讓咱們是丫鬟……是不至於全趕出去，少夫人離不開露竹懷兮，月雲和半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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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求情，被趕出去的還能是誰！」 
該不會是她吧？姜棠仰頭望天，覺得這個可能性非常大。 
陸英拿著帕子擦了擦眼淚，「主子不好，受罰的是我們，今兒是頭天，四爺能揭過，

等下回妳我進去伺候時那就說不準了。」 
姜棠覺得露竹不會輕易讓她進去伺候，可想想原主淒慘的下場，萬一被趕出去，她

八成也得凍死。 
她咳了一聲，同仇敵愾道：「那不行，怎麼也得讓四少夫人用些。」 
陸英要是有辦法也不至於在這兒哭了，「小廚房做的都是那個味道，四爺讓人去大廚

房拿飯，也不知道少夫人能不能用一點。」 
人是鐵飯是鋼，一般人一頓不吃還餓得前胸貼後背呢，更何況陸錦瑤可是一人吃兩

人用。 
姜棠道：「要不我試試，以前我也會做幾道菜，如果少夫人能用自然好，不用再想別

的辦法。」 
陸英狐疑地看著她，「妳不會是想害少夫人吧！」 
姜棠以前總往四爺跟前轉悠，也就這兩天消停點，現在四少夫人懷孕了，怕是有什

麼壞念頭。 
姜棠語重心長道：「我做菜，少夫人要是吃出什麼事，第一個被問責的就是我。」 
陸英把姜棠上下打量了幾遍，最終想讓陸錦瑤吃東西的心思占了大頭，「妳可以試試，

但我會盯著妳的。」 
姜棠也只是試一試，她不是專業廚子，做飯也只是比一般人好吃一點。 
宴幾堂的早飯光主食就五六樣，豬肉小蔥餡的包子、蝦仁蒸餃、蝦仁玉米餡的鍋貼、

撒了芝麻蝦米的小餛飩……還有各種各樣的粥。 
這些都是趙大娘的拿手菜，以前陸錦瑤也挺愛吃的，可現在什麼都吃不下，光聞味

道就想吐。 
趙大娘雖然不會被罰，但在小廚房幹活油水多，一直這麼下去，早晚有一天四爺要

換新廚子。 
姜棠不一樣，她是宴幾堂的人，等日後四少夫人胃口好了，姜棠還得當丫鬟。 
趙大娘心裡跟明鏡似的，所以姜棠要做菜她二話不說就答應了。 
其實就算姜棠什麼都不做，陸錦瑤這一胎也不會出事，就是折騰一點，等孩子生下

來也會有錦鯉命格，但能讓她好受一點肯定比現在強。 
聞著想吐估計是有腥味沒去乾淨，不過現在也趕不及做複雜吃食了，姜棠看廚房有

米有麵有魚有肉，蔬菜也不少，於是洗乾淨手，找麵盆和了一碗麵，麵裡打了一個

雞蛋清，又把菜刀和鍋給刷乾淨。 
油也不用豬油了，而是用菜籽油，同麵和在一起弄了個小油酥。 
豬肉剁乾淨後加了不少的蔥段薑片，又點了白醋黃酒，因陸錦瑤有孕，黃酒姜棠也

不敢多放。 
蝦肉挑了蝦線，剝乾淨後剁碎，也是用同樣的法子去腥。 
揉好的麵裡放一點油酥，然後舀一勺豬肉餡一勺蝦肉，包好之後擀薄，鍋底刷薄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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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層油，再把兩個巴掌大的麵餅放進去，就能聽見油花滋拉滋拉的響聲。 
眼看餅皮一點點變金黃，中間慢慢鼓起來，姜棠也沒閒著，找了個乾淨碗打了個雞

蛋。 
小廚房東西倒是不少，姜棠還見到了胡椒，她弄了一點磨成粉，再加上蔥花調了碗

雞蛋液，等餅皮鼓得老高在上面戳了個洞，眼疾手快地把雞蛋液倒進去。 
趙大娘還從未見過這種做法，脖子伸得老長，眼睛連眨都不眨。 
灌好雞蛋液立馬翻面，剎那間，肉的香味和餅香混在一起，讓人忍不住想吞口水。 
餅還要再烙一會兒，姜棠轉過身對陸英道：「粥就要白粥，記著一道菜一道菜的上，

千萬別串了味道，還有露竹姊姊那兒……」 
飯做好了，能不能端上去還是個事。 
陸英道：「這妳就別管了。」 
等餅烙好，姜棠拿洗乾淨的菜刀一切兩半，裡面橙色的蝦肉深色的豬肉和金色的蛋

餅疊在一起，光看著的確讓人食慾大增。 
只是陸英沒吃過什麼好東西，看什麼都好吃，四少夫人向來吃的精細，也不知道能

不能吃下去。 
時間緊迫，陸英端著托盤去正廳，正趕上月雲端著大廚房送來的飯菜出來。 
大廚房食材多，廚子也是淮揚一帶的名廚，但取來的飯菜都冷了，陸錦瑤不過嘗了

兩口就讓人端下去了。 
陸英道：「這是姜棠做的，看著不錯，興許少夫人願意吃。」 
月雲面露遲疑，姜棠做的，能吃嗎？ 
她問道：「陸英，四爺正在氣頭上，若是送過去難免受牽連。」 
「她做的我送的，被罰誰也逃不掉。」陸英偏過頭道：「我是看不慣她，但也不會無

故害她。」 
月雲一聽，側過身，「那妳進去吧。」 
 
姜棠在小廚房等著，肚子咕咕直叫，還有點麵，想著不能浪費，她便又烙了塊餅。 
等餅烙熟後陸英還沒回來，姜棠擔心她是不是被罰了。 
倒是趙大娘心寬，「沒回來是好事，興許已經吃完了，阿彌陀佛佛祖保佑。」 
姜棠覺得好笑，又有點心酸，在古代，主子和下人天生就是不一樣的，做下人的要

擔心主子發火，要擔心被打被罵，而且奴籍的後代還是奴籍。 
姜棠今年十五，已經及笄了，按照古代這種制度，還是不要嫁人的好。 
又等了半刻鐘，陸英端著空盤子回來了。 
她嘴角還有點油光，「少夫人吃了，但沒全吃完，剩下一塊多四爺吃的。」 
陸英先試的菜，看著好吃，但總得嘗嘗能不能入口。 
原本顧見舟是不想把這個給陸錦瑤用，但陸錦瑤聞著不噁心，顧見舟便讓她用了。 
於是陸錦瑤吃完餅又喝了小碗白粥，顧見舟看著高興，當下就賞了二兩銀子。 
陸英把荷包給姜棠，「四爺賞的，還說以後妳就在小廚房幫忙。姜棠，我怎麼不知道

妳還會做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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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棠目光直直地盯著荷包，這是她來這兒之後第一次見到錢。 
她把會做菜的事淡淡揭過，「都是些家鄉小吃。」 
陸英頓時說不出話了，姜棠和她們不一樣，她是家生子，爹娘都是永寧侯府的奴才。

而姜棠是陸家買來的，是陸夫人看著她好看才……才當上陪嫁丫鬟，為的是給四爺

做妾。 
正經人誰願意做妾？姜棠也是可憐。 
陸英不自在地嗯了一聲，「四爺讓妳在小廚房也是因為少夫人，妳可別胡思亂想，老

實待著！」 
陸英不哭的時候還真挺凶的。 
姜棠道：「我一定會好好做的，待在小廚房不出去。」 
她沒想到一夜之間就升了職，在她看來小廚房可比打掃院子好得多，一來小廚房油

水多，做飯剩下的邊角料也是好東西；二來廚房採買，肯定可以出門；三來在廚房

幫忙，只要陸錦瑤吃得開心就能得到賞賜。 
三等丫鬟月錢才五錢銀子，但一次得到的賞賜就有二兩銀子，她可以早點去買爐子

和鍋，就是…… 
姜棠看了趙大娘一眼，趙大娘是小廚房的廚娘，她若是來了，那趙大娘怎麼辦？ 
趙大娘笑道：「那以後還得讓姜棠姑娘多幫忙，我也得多學著點。」 
她雖然不太願意多個人進小廚房，但是多一個人總比來個人把她頂下去強。 
怎麼說姜棠都是宴幾堂的人，等孩子生下來，姜棠估計還是該幹啥幹啥去。 
姜棠道：「那以後就多麻煩大娘了，還有就是……這不是我一個人的功勞，陸英，賞

銀分妳……」 
陸英白了姜棠一眼，「自己留著吧。」 
宴幾堂的丫鬟多多少少都能拿到賞銀，也就是姜棠，總是把銀子花在胭脂水粉和衣

服首飾上。 
既然陸英不要，姜棠也就不客氣了，「鍋裡還有餅，妳要不要吃點？」 
早飯陸錦瑤沒吃多少，剩下的東西估計被丫鬟們分個七七八八，今天剩得多，三等

丫鬟也能分到。 
陸英覺得餅更好吃，她誠實道：「要！不過我說的話妳也得放心上，照顧好少夫人，

聽到了沒？」 
姜棠表示知道了。 
她把銀子拿出來看了又看，總算不是身無分文了。 
第二章 再得賞賜 
陸錦瑤用了早飯，顧見舟放心地去上值職了。 
唯一讓陸錦瑤詫異的是，這是姜棠做的。姜棠的心思她知道，但絕不可能成全。 
至於顧見舟一高興賞了她，陸錦瑤還不至於這麼小氣。 
陸錦瑤對高嬤嬤道：「姜棠那邊還勞嬤嬤盯著點。」 
高嬤嬤是陸錦瑤的奶娘，看著陸錦瑤長大的，一直把陸錦瑤當作親生女兒，陸錦瑤

有孕她比誰都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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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嬤嬤一張菊花臉立馬捋平，「少夫人放心就是。」 
高嬤嬤奉命盯著姜棠，但她待在小廚房就沒出來過，唯一一次出門還是第二天跟著

懷兮出去採買。 
宴幾堂負責採買的是懷兮，除此之外，懷兮還管著陸錦瑤的嫁妝鋪子。 
一般丫鬟輕易出不了門，姜棠藉口做菜的東西不全才能出來一次。 
懷兮和露竹同歲，丹鳳眼柳葉眉，人顯得嬌小，她給姜棠了一頂斗笠，「戴上。」禦

朝女子沒有那麼多古板限制，連未出閣的女子都能出門，她只是覺得姜棠相貌太過

惹眼罷了，一邊道：「一會兒買完東西我還有別的事，兩刻鐘後在永安布莊門口會合。」 
懷兮出門不單為採買這一件事，和別的院子不同，在宴幾堂，只要做好自己的事，

其餘時間是可以幹些零碎活的，陸英她們就在閒置時間繡帕子荷包，然後由懷兮帶

出府賣掉，一個月也能有二錢銀子。 
除了姜棠，幾乎人人都做這些活，可現在就算讓姜棠繡她也繡不出來，她一門心思

都在懷兮說的兩刻鐘上，兩刻鐘就是半小時，她得把自己東西置辦齊了。 
採買還沒花上半個時辰，姜棠要了幾味香料，還在雜貨鋪買了點乾貨。 
懷兮則是看什麼新鮮買什麼，像是莊子沒有的羊肉還有五香居的點心和酸梅乾，買

完東西後兩人就分道揚鑣了。 
兩刻鐘後，懷兮在永安布莊等著，姜棠沒有遲到，但是背著大包小包。 
懷兮常幫姜棠帶東西，多是胭脂水粉，有時還會帶時興布料，但這次出來，姜棠並

沒有穿那些衣裳，而是穿宴幾堂丫鬟穿的衣裳。 
三等丫鬟穿的是湖水藍的襖裙，腰上一條深藍色的繫帶，沒有任何花紋繡樣，樣式

再簡單不過了。 
別人穿著都是土裡土氣，但在她身上就是清水出芙蓉，還能壓壓她豔麗的相貌。 
懷兮以為她這大包小包又是胭脂水粉，想勸勸她多攢點錢別亂花，思來想去又忍住

了，以前又不是沒勸過。 
懷兮收回目光，說道：「沒別的事就回去了。」 
姜棠忙不迭地點頭。 
懷兮兩手空空，東西都由侯府的小廝帶回去，她得自己背。 
姜棠今天買了個小爐子，兩個巴掌大，冬天可以暖和一點；一個馬鐵壺，不僅能燒

水可以在裡面煮東西，還有一個小砂鍋，既能煲湯又能蒸飯。 
這邊的鍋都是大炒鍋，姜棠又花了一兩銀子訂了一口平底的煎鍋，約好三日後來拿。 
剩下的是碗筷木桶炭塊、鍋鏟勺子，還有買的米麵調料，就是買得都不多，肉更是

沒敢多買，就要了半斤五花肉。 
在這兒不能單獨買雞腿雞肉，一隻雞姜棠要不了，雖然眼饞得很，但也只能看看了。 
雞蛋要了五顆，懷兮雖然兩日就出來採買一次，不過姜棠覺得不可能每回都帶著她，

但四日應該能出來一次的。 
如今手上銀子就剩五錢，不過再等幾天就發月銀了！ 
哪個打工人不盼著發工資？姜棠都想好發錢之後要買什麼了。 
回到永寧侯府，姜棠先把買的東西放回去，然後立馬回到宴幾堂，去小廚房準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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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飯。 
趙大娘問姜棠中午做什麼。 
平日陸錦瑤的分例是六菜一湯，四葷兩素，懷孕之後分例應該往上提一點。 
昨兒中午姜棠只做了酸湯麵，陸錦瑤是吃了，但每天光吃酸湯麵肯定不行，況且六

菜一湯的分例擺在那兒呢。 
有時顧見舟中午也會回來，總不能讓顧見舟也跟著吃酸湯麵吧。 
趙大娘愁道：「每天菜色都不同，今天中午吃什麼……這可不能馬虎，昨兒才吃的酸

湯麵，今天可不能再端碗酸湯麵上去了。」 
姜棠明白趙大娘是什麼意思了，一碗麵太寒酸了。 
陸錦瑤什麼都不吃的時候顧見舟會想辦法讓她吃，中午吃了顧見舟又會擔心吃的不

好。 
今天早飯是豬肉蝦肉蛋餅，若中午還吃酸湯麵，顧見舟估計又要把她趕出去了。 
姜棠去看廚房都有什麼，正院送來的魚和蝦，莊子送的排骨豬肉、兩隻雞、一隻鴨，

四月分還沒水果呢，但是廚房有一籃蘋果一簍橘子。 
雖然露竹三令五申不能把陸錦瑤懷孕的消息往外說，但是一知道陸錦瑤有孕，顧見

舟就告訴正院了。 
永寧侯夫人鄭氏高興壞了。 
顧見舟成親兩載才有孩子，不論是男是女都是喜事，所以各種好東西不要錢地往宴

幾堂送，名貴藥材，燕窩魚翅，全堆到了宴幾堂的庫房。 
正因為看重，所以在吃食上面千萬不能馬虎。 
而這六菜一湯，姜棠也很快就琢磨出要弄什麼菜什麼湯了。 
 
中午，顧見舟從翰林院趕回來，還沒到夏日，可駕馬回來跑了一頭汗。 
陸錦瑤看著心疼，拿起帕子給他擦了擦汗，「快喝點茶，明兒中午就在翰林院吃點，

吃完睡一覺。」 
顧見舟把帕子拿了過來，「我自己來，不怎麼熱，回來我高興。」 
從翰林院回永寧侯府要兩刻鐘，來回半個時辰，陸錦瑤想著要是在翰林院吃，還能

在那兒睡會兒。 
顧見舟就是想回來，「我樂意回來，好了，妳餓不餓，白日都做了什麼？」 
陸錦瑤無奈地歎了口氣，「你不說還不覺得，一說就覺得餓了……上午看了半天帳本，

下午想出去看看鋪子。」 
顧見舟立刻讓丫鬟傳飯，「鋪子倒是不急，等我休沐陪妳去。」 
陸錦瑤點了點頭，「先轉轉，一時半會兒也轉不完。」 
宴幾堂用飯的正廳看著分外雅致，八仙桌，紫檀木的椅子，旁邊多寶槅櫃子擺著各

種瓶子，最邊上的格子還放了兩枝粉白的杏花。 
陸錦瑤坐在顧見舟旁邊，無意識地摸摸小腹，她覺得餓，又怕一會兒菜端上來聞著

噁心，一頓飯都吃不下去，而她吃不下，顧見舟也就不吃，那麼這頓飯就攪和沒了…… 
很快地，菜端上來了。 

Cr
esc
en
t



先上來的是兩道涼菜，一道擺得好看的番茄，總共五個；一道聞著就讓人食慾大開，

酸味辣味撲面而來，細白的肉絲被醬汁染成褐色。 
陸錦瑤第一筷子伸向了肉絲，送進嘴裡一嚼，竟然是雞肉！這雞肉入口筋道不軟爛，

舌尖裹著麻辣味，酸好像不單單是醋的酸，好像還有點果香，菜裡還有黃瓜絲，不

像燉雞那麼膩，特別地勾人饞蟲而且開胃爽口。 
陸錦瑤道：「夫君，這味道不錯，你嘗嘗。」 
顧見舟依言夾了一口，中肯道：「是不錯。」說著，他給陸錦瑤夾了一塊番茄，「嘗

嘗這個。」 
單看和普通的番茄沒什麼區別，但吃到嘴裡就覺出不同來，陸錦瑤瞪大眼睛道：「裡

面是蘋果丁和核桃仁！」 
味道是甜的，核桃仁特別香，像是十月分下來的青核桃一樣。 
甜也不是死甜，蘋果清甜，核桃仁香甜，番茄有些酸，正好中和了甜味。 
不過顧見舟更喜歡吃麻辣雞絲，爽口又過癮，辣在舌尖卻上頭。 
看陸錦瑤吃了兩道菜，顧見舟趕緊看第三道。 
不知道什麼炒的河蝦，蝦都是半個手指大，顏色金黃，配菜是青菜和蘿蔔條。 
看著顏色重，可這道菜不是辣的，相反有點甜，甜不是膩人的甜，大概是先炸過，

河蝦特別酥，幾乎一口一個。 
陸錦瑤覺得這個也好吃，沒想到姜棠還會做這些。 
剩下三道菜一道糖醋排骨、一道酸菜魚還有一盤清炒黃瓜。 
糖醋排骨軟爛脫骨，酸菜魚酸辣下飯，黃瓜清爽解膩，至於湯是蘿蔔羊肉湯，但羶

味不重，也不知道是怎麼做的。 
這是陸錦瑤有孕以來吃的最多的一回，而顧見舟原本是為了陪陸錦瑤吃頓飯，結果

這頓飯吃得越來越痛快，比平時還多用半碗飯。 
吃過飯後陸錦瑤把露竹叫過來，「全是姜棠做的？」 
露竹道：「趙大娘給打的下手。」 
陸錦瑤道：「把我妝匣最下面的海棠花銀簪給她。」姜棠長得好，適合海棠。 
露竹取了海棠花簪子就悄悄退下。 
等下人把桌子收拾好，陸錦瑤輕聲道：「我瞧著她變了不少，我如今能吃下飯都是她

的功勞。」 
顧見舟一頭霧水，「那就賞，妳的丫鬟，妳怎麼高興怎麼來。」 
對顧見舟來說，姜棠是陸錦瑤的陪嫁丫鬟，至於相貌讓人過目不忘……顧見舟覺得

最好看的是他的妻子。 
他這一生只會有一個妻子，再無其他，雖說幾個成了親的兄長也有妾室，但他不喜

歡那樣，他的妻子是他鍾愛之人，這就足夠了。 
陸錦瑤從不吝嗇賞賜，做主子的，越是有前途，下人才越是死心塌地。 
她這麼說也是試探，姜棠的樣貌她一個女子都見之難忘更何況男人？ 
顧見舟平日是呆了點，在這方面倒是讓人放心，而且只要姜棠安守本分，陸錦瑤肯

定不會虧待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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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正歇息著，陸錦瑤似想起什麼，說：「對了，過幾天五弟回來，母親的意思是大

辦一場，也有給五弟相看的意思。」 
這事顧見舟也知道，只是後宅的事他一向不懂，但陸錦瑤和他說了，他就得跟著說

幾句，「那……可有中意的人家？」 
陸錦瑤心裡倒是有幾家姑娘，顧見山是顧見舟的嫡親弟弟，又在京北軍營，前途無

量。 
幾個嫂子也卯足勁地給他相看人家，陸錦瑤選的自然是好之又好的小姑娘，從模樣

到性情再到家世無一不出挑。 
陸錦瑤道：「我看中燕國公的嫡女，你的弟弟，我自然放在心上。」 
顧見舟撓了撓頭，他也不懂這些，只道：「妳看的人，我也放心。」 
 
露竹匆匆去小廚房給姜棠送賞賜，姜棠沒想到做一頓中午飯，又能拿賞錢。 
銀簪的簪頭是朵海棠花，花蕊是金色的，旁邊還有一朵含苞待放的花骨朵，除了好

看，簪子也特別有分量，得有一兩多銀子。 
姜棠歡歡喜喜地收下了，「謝過少夫人，少夫人有孕要養著，我就不過去謝恩打擾了。」 
露竹滿意姜棠的明事理，就算她能做菜，能讓少夫人吃下飯，但還是不能去四爺眼

皮子底下晃悠。 
露竹道：「妳只需照顧好少夫人的飲食起居，以後守夜不用妳了。」 
姜棠沒想到還有這種好事，不過細想也對，守夜的丫鬟次日上午不必過來，她還要

給陸錦瑤做早飯午飯，要是去守夜豈不是得耽誤兩頓？ 
她做菜的時候趙大娘就在一旁看著，做廚娘的總能學到一點，要是哪天趙大娘把菜

全學會了，她這份工作也做到頭了。 
在廚房工作不用值夜班，還有高額外快，她剛剛找了份工作，可不想這麼快就面臨

失業危機，得好好在老闆面前好好表現。 
姜棠道：「露竹姊姊放心，我肯定本本分分，除了照顧少夫人飲食起居，其他事一概

不想。」 
露竹又趁機敲打兩句，「若是照顧不好少夫人，有妳好果子吃。入口的東西最是要緊，

千萬要小心知道嗎。」 
「知道，少夫人就是我的命，我不懂的問趙大娘，再不行就問妳。」 
聞言，露竹滿意地點了點頭。 
 
 
下午是難得的輕省時候，活在上午都做完了，晚飯還得等兩個時辰才做。 
陸英她們就窩在耳房繡帕子、做荷包，姜棠跟露竹說了聲，回了一趟下人房。 
在永寧侯府，丫鬟都是吃大鍋飯，廚房剩什麼做什麼。 
中午吃的米飯排骨湯燉馬鈴薯，姜棠就吃了半碗，現在肚子又餓了。 
她想把砂鍋和爐子帶過來，這樣就能煮飯，且如今她在廚房幹活，吃不完的肉和菜

也能分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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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棠到了下人房，收拾好砂鍋爐子炭塊，又帶了一小捧米、雞蛋兩顆、五花肉一塊，

準備一起搬到宴幾堂。 
下午，太陽正曬，從下人房到宴幾堂要走半刻鐘。 
姜棠低著頭走，省著被太陽曬到，走著走著，面前突然出現一隻手。 
她聽見手的主人說：「姜棠姑娘，我送妳到後院吧。」 
姜棠抬起頭看見一個穿著長襟的男子，頭髮用布巾包著，模樣清秀，耳朵在陽光下

紅的像瑪瑙。 
這人她上午出府碰見了一次，是侯府的帳房先生，好像是姓許。 
下人房在前院和後院中間，畢竟還有小廝要住，在這兒碰見別人也不奇怪。 
幫忙倒是不用，她自己就能帶過去。於是姜棠道：「不用了，我自己來就行，謝謝你

呀，許先生。」 
別人要幫忙，雖然沒幫到，那也得說聲謝謝。 
不想帳房先生面色漲紅，「姜棠姑娘……我……我姓韓。」韓餘清撓了撓頭，看一眼

姜棠立馬把腦袋低下，「看著沉，還是我來吧。」說著他把爐子和砂鍋接了過來。 
陽光把韓餘清的耳朵照得赤紅，姜棠只剩懷裡的一點東西。 
姜棠不是傻子，她明白這個韓先生是什麼意思，他應該是喜歡原主的人。 
只是她沒辦法說出口，自己已經不是他喜歡的那個人了。 
「韓先生……」 
韓餘清殷切道：「姜棠姑娘想說什麼。」 
平心而論，韓先生清秀好看，個子也足夠，她現在是奴籍，也沒想過給誰做妾，如

果要嫁人，她就嫁一個心裡只有她一個的。 
世家公子誰會娶一個奴籍出身的人？ 
姜棠問：「我記不太清了……以前你也幫過我嗎？」 
韓餘清眼睛亮亮的，看了姜棠一眼立馬搖了搖頭，「以前聽別人提過……今日上午見

妳出府，想幫忙卻不敢上前。」他是鼓足勇氣才敢和她說話的。 
男人的話不能全信，姜棠不認識別人，就算不深入發展，多結識一個人也是好的。 
「那多謝你。」 
韓餘清說不必客氣，可他不敢抬頭，也不敢偏頭看姜棠，連呼吸都是小心翼翼的。 
兩人一路走，就在長廊拐彎處，迎面過來一行人，要不是姜棠眼疾手快拉了一把，

韓餘清都要撞上去了。 
就這麼一瞬間，姜棠瞥見對方墨色袍子的一角，鞋子也乾乾淨淨，怕不是哪個院子

的主子，這麼一想，她立刻跪在地上，「奴婢無狀，衝撞了貴人。」 
韓餘清臉上的熱氣散盡，也跟著跪在地上，「見過五爺，只是今日實屬我一人之過，

與姜姑娘無關。」 
顧見山想笑，分明是他差點被撞到，結果他還成了棒打鴛鴦的惡人，「哪個院子的？」 
這時姜棠心裡一緊，永寧侯府的五爺叫顧見山，是顧夫人的幼子，少時隨父參軍，

一直在京北軍營，鮮少回來。 
書裡對他著墨不多，姜棠對他的瞭解還沒有消息靈敏的白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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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問她在哪個院子……難道他還要把這事告訴顧見舟？怎麼還愛打小報告。 
韓餘清抬起頭，「小人是帳房……」 
顧見山道：「沒問你。」 
姜棠認命道：「奴婢是宴幾堂的丫鬟。」 
顧見山的腳動了一下，說道：「退下吧。」 
姜棠和韓餘清老實退到一邊，低著頭，等顧見山腳步聲沒了才敢抬起頭。 
姜棠鬆了口氣。 
韓餘清眼含歉意，「都怪我，真是對不住姜姑娘。」 
姜棠搖搖頭，「兩人走路相撞，不能怪你一個人，再說，又沒撞上。」 
她往身後看了眼，剛才都不敢抬頭，也不知道顧見山長什麼樣，然而當丫鬟的，抬

頭看眼主子才是大不敬。 
姜棠在心裡歎了口氣，「走吧。」 
韓餘清眉頭還未舒展開，「若是四少夫人要罰妳，妳只管說是我撞的，若不是我要送

妳，也不會……」 
姜棠搖頭說不會，「四少夫人最是仁善。」而且她現在管著宴幾堂的小廚房，只要不

是什麼大事，陸錦瑤定不會罰她。 
第三章 廚藝受好評 
韓餘清把姜棠送到內院的圓拱門前，「我就在帳房，要是需要幫忙就去那裡找我。」 
姜棠又道了聲謝，韓餘清臉又紅了，小聲道：「那我走了。」 
韓餘清恨不得一步三回頭，姜棠看著他離開才回宴幾堂。 
到了耳房，陸英把手裡的繡繃一放，挑眉道：「喲，在院門和誰說話說那麼長時間。」 
話音一落，耳房靜的落針可聞，幾個丫鬟齊齊抬頭看著姜棠，眼睛都亮晶晶的，滿

臉透著八卦的氣息。 
姜棠有些不自在，抿了下唇，這種感覺就像在學校，路上和男生說了句話回去被舍

友拷問。 
白薇咳了一聲，解釋道：「陸英想去找妳，看見妳在院門那兒……」 
姜棠大大方方道：「是帳房的韓先生，在外院門口看見了，幫我搬了一趟東西。」 
這回屋裡更靜了。 
白薇一向消息靈通，「韓餘清……他做了兩年帳房先生了，很得夫人器重。我同他說

過幾次話，為人溫和謙遜，今年十七歲，父親是韓管家。」 
陸英臉色古怪，不止是陸英，其他人的臉色也古怪，唯獨靜墨和往常一樣，只是靜

墨一向不愛說話，根本看出在想什麼。 
姜棠把東西放下，正好她也想找機會說清楚。 
原主總往顧見舟身邊湊，陳氏又一直想把她給顧見舟做妾，現在陸錦瑤有孕，宴幾

堂的丫鬟總防著她，雖然不太明顯，但姜棠能感覺出來。 
不出意外姜棠還要在這裡生活幾年，「是韓餘清，其他的我不是很瞭解，就是想著過

了今年生辰就十六了，少夫人說過不會留著咱們成老姑娘，若是出嫁還會備一份嫁

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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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著爬床的丫鬟是少數，大部分丫鬟都是這麼想的。 
到了年歲就嫁給府裡的管事、小廝，給主子打理外面的鋪子、莊子，得主子青眼的

還會消去奴籍。 
陸英也是這麼想的，以前還覺得姜棠想給四爺做妾是癡心妄想，可抬頭看姜棠的臉

又覺得不是不可能，單這份相貌就已經是得天獨厚，她做飯還那麼好吃，韓餘清…… 
不太行。 
陸英把繡繃又拿起來，「十六怎麼了？那個韓餘清為什麼送妳，無非是看妳長得好

看……怎麼這麼好騙。」 
姜棠覺得，韓餘清在顧見山面前能把錯往自己身上攬，還是有些男子擔當的。 
白薇道：「這倒是不急，今日才見了一次，別的我再去打聽打聽。聽說喜歡韓餘清的

姑娘不少，可別是個吃著碗裡望著鍋裡的。」 
白薇覺得姜棠能想清楚也好，韓餘清做帳房先生，以後沒準兒會做侯府的管家。 
佩蘭插了一嘴，「妳拿的啥呀？」 
姜棠道：「爐子和砂鍋，晚上咱們又吃粥吧，我怕吃不飽。」 
一點米、一顆蛋還有點豬肉，五花肉肥肉能煸出油來，剩下的肉切成丁做煲仔飯。 
佩蘭嚥嚥口水，本來三等丫鬟就吃不到什麼好東西，現在姜棠去了小廚房，少夫人

和四爺剩的菜就更少了。 
中午糖醋排骨就剩兩塊，酸菜魚只餘一點湯，番茄一個沒有，小河蝦也沒了……當

時佩蘭看著可是饞得很。 
「姜棠，妳能不能多做點，我這有銀子……」佩蘭今天早上吃了小塊肉蝦蛋餅，還

是陸英分的，那味道她現在還記得。 
宴幾堂的丫鬟，除了陸錦瑤的陪嫁，剩下都是永寧侯府的家生子，就像月雲半夏她

們，爹娘兄弟都是侯府的奴才，有在馬房的、在門房的，還有管大院採買的，平日

裡也不缺銀子。 
聞言，姜棠下意識看白薇。 
白薇道：「既然姜棠是憑自己本事進的小廚房，咱們就不能眼紅。如果姜棠願意受累

多做一點，咱們也不能白吃，妳們說對不對？」 
姜棠進小廚房對她們來說是好事，小廚房每天剩的東西不少，原本都是由趙大娘帶

回去，她兒子女兒在正院做事，所以趙大娘一家比別人圓潤好多。 
而姜棠是陳氏買來的，一家人早就斷絕關係了，想貼補也沒辦法，那些東西若是放

壞了反而是糟踐了，還不如做好了賣出去。 
再說了，宴幾堂現在最窮的丫鬟就是姜棠。 
佩蘭一點問題都沒有。 
陸英道：「我可不差那點錢。」 
月雲半夏也對視一眼，「那晚上多做一點吧，要是做得多，我們還能賣到別的院子去。」 
這事就這樣說定了。 
姜棠覺得一個人吃也是吃，一群人吃也是吃，況且小廚房油水多，還能私下賺外快，

真是一個好得不能再好的職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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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事就算陸錦瑤知道了她也不會多說什麼，只要姜棠照顧好陸錦瑤的「吃」，其他

事都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過了一會兒，姜棠要去準備晚飯，卻被告知陸錦瑤顧見舟今晚去正院，不用準備了。 
聽見這話，姜棠心想應該是家宴。 
她不由得想起下午在迴廊碰見的人，書裡對顧見山雖然著墨不多，但是這位爺真真

切切是鄭氏的心頭肉。 
他回來了，自然要先去正院的。 
姜棠問趙大娘，「要不咱們在這兒準備著，若是少夫人在正院用不下，回來也不會餓

著。」 
趙大娘也是這個意思，要是陸錦瑤回來不吃，那就便宜她們了。 
姜棠從水缸裡撈出條魚，準備做魚肉蝦仁餡兒的小餛飩。 
魚肉不是用刀剁的，而是細心把魚刺剔出來，再用木棍慢慢拍打上勁，做出的魚肉

餡兒不鬆散，還有彈性。 
河魚腥味沒那麼重，要保留魚鮮還要去掉腥味，餡兒是用干貝粉和蔥花拌的，一個

餛飩一個蝦仁兒，餛飩皮薄，煮出來顏色透亮。 
餛飩的形狀也好看，像銀元寶一樣，煮餛飩的湯也有講究，用的是下午現熬的酸菜

魚湯，若是陸錦瑤沒去正院吃飯，姜棠也能燒湯現煮。 
 
 
陸錦瑤下午才知道顧見山回來，等顧見舟下值，立馬去了正院。 
從宴幾堂到正院要一刻鐘，再加上陸錦瑤有孕走得慢，太陽落山了才到。 
在牆外都能聽見裡面的說話聲，可進了正廳卻沒見到這位五爺，陸錦瑤記得上次見

面還是她成親。 
那會兒顧見山才十五，少年意氣，像一把沒有出鞘的利刃，這都兩年了，也不知道

變成什麼樣子了。 
陸錦瑤去給鄭氏行了禮，鄭氏臉色蒼白，都四月了還穿著夾棉的襖，人比去年冬天

瘦了一圈。 
陸錦瑤有孕之後就不再來正院請安，這也才幾日沒見。 
大房大少夫人韓氏端了碗褐色的藥湯進來，「娘，先把藥喝了。」 
鄭氏皺著眉喝完藥，陸錦瑤遞了條帕子給鄭氏擦嘴，「這病怎麼一直反覆，可請大夫

看過？」 
韓氏溫聲道：「犯睏吃不下飯，人就不精神。這回五弟回來，人逢喜事，娘這病興許

就大好了。」 
鄭氏按了按眉心，「快別提他了……妳現在可還害喜？」 
幾個兒媳裡，鄭氏最喜歡的就是陸錦瑤，模樣是長輩喜歡的端莊大氣，性子柔中帶

剛，而鄭氏最不喜歡的就是那種妖妖豔豔的女子。 
陸錦瑤道：「我那兒有個丫鬟，做得一手好菜，吃她做的飯別說害喜了，比平日吃的

還多呢。娘，您也嘗嘗她做的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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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氏卻道：「我這是老毛病，她照顧好妳我就放心了。」 
和幾個妯娌說了會子話，又過了一刻鐘，陸錦瑤才見顧見舟帶著一個身穿墨色袍子

的少年進來。 
少年眉如利劍眼如寒星，漸漸和她印象中喜宴上的那個人重合。 
比兩年前更高了，也更瘦了，這回回來該訂親了吧。 
鄭氏扶著韓氏的手站起來，「人都到了就開飯吧。」 
二爺顧見水在外任職，只有妻子許氏在，大家你招呼著我，我叫著她，慌慌忙忙你

來我往，好一會兒才全都入席。 
入席之後正院的大丫鬟南香進來傳菜。 
陸錦瑤原本肚子餓得直打鼓，可等飯菜端上來，胃裡直泛酸，噁心的感覺就如滔滔

江水，她一邊懷念姜棠做的酸菜魚小河蝦，一邊快步離席，扶著院子裡的銀杏樹吐

得天昏地暗。 
一旁坐著的三少夫人雲氏嚇了一跳，「弟妹怎麼害喜害成這樣？」 
韓氏剛想起身去瞧瞧，顧見舟就站起來了，「以前也這樣，這兩日才有所好轉，大家

先用，我過去看看。」 
陸錦瑤緩了一會兒才好，正院菜式多，各種味道混在一起聞著實在噁心，她只好讓

顧見舟先回去，只道：「我在外面待一會兒就好了。」 
顧見舟卻道：「我先送妳回去。」 
陸錦瑤臉色並不好，「胡話，五弟才回來，這是家宴，你怎能缺席？」 
若是平日提前離席也就罷了，今天顧見山回來，當哥哥的提前離席像什麼樣子。 
陸錦瑤想了想，「不然叫姜棠過來，我看娘這幾天胃口也不好。」 
顧見舟點頭道：「也好，我讓露竹去，妳先去旁邊屋裡坐會兒。」 
陸錦瑤又拉住顧見舟的袖子，說：「過來了多做一點，讓母親嘗嘗，若是能用得下，

就把姜棠留下，宴幾堂離正院又不遠，兩處跑也成。」 
顧見舟誠心實意道：「阿瑤，謝謝妳。」 
 
姜棠就說提前備著準沒錯，她和趙大娘包了四十多個餛飩，聽到傳喚，再帶上酸菜

魚湯，直接就過去了。 
入府至今，姜棠還沒去過正院呢。 
永寧侯府占地十幾畝，其他幾處院子四散分部，正院在最中間，呈眾星捧月之姿。 
姜棠抱著餛飩，露竹端著魚湯，兩人快步往正院趕，到了廚房立馬煮湯煮餛飩。 
從露竹離開正院到陸錦瑤吃上還沒用上兩刻鐘。 
總共四十多個餛飩，給陸錦瑤盛了十五個，剩下的按照顧見舟的吩咐端到了正廳。 
白色的碗裡面盛著澄亮的薄皮餛飩，顧見舟道：「阿瑤想讓母親嘗嘗，她的丫鬟做菜

的確有一手。」 
鄭氏聞著味道是有點食慾，等韓氏給她盛了之後道：「你們也都嘗嘗。」 
一旁的雲氏笑著道：「我也嘗嘗，到底是什麼神仙滋味，讓弟妹離了這個小廚娘飯都

吃不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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餛飩離她最近，雲氏用湯匙舀了一個，元寶型的餛飩，皮煮得透亮，還能看見裡面

的蝦仁，湯是奶白色，上面飄了點淡綠色的油花，聞著有股酸辣味，嘴裡都覺得酸

酸的。 
雲氏小小咬了一口，餡一點都不乾，緊實彈牙，再有湯汁灌進去，鮮而不腥，恨不

得把舌頭吞進去。 
往常只吃過豬肉餡的餛飩，魚肉餡的卻沒吃過，而且這酸味蓋掉了腥味，一個下肚，

感覺才剛剛開胃，只不過這飯是給婆婆的，雲氏不好多吃。 
雲氏莞爾一笑，「的確好吃。」 
說好吃，但沒人往這碗餛飩上動筷子，鄭氏吃了六個就吃不下了，見狀就說：「是不

錯，你們快都嘗嘗。」 
餛飩皮薄餡兒大，她吃六個就飽了，也是因為這陣子吃得少，再好吃的東西一下子

也不能吃太猛，要不還能再吃幾個。 
顧見舟想起和陸錦瑤商量的事。 
「母親，阿瑤記掛您，所以想讓這丫鬟多跑兩趟。」鄭氏一聽剛想拒絕，顧見舟就

道：「這也是阿瑤的一片孝心。」 
於是鄭氏不再推拒，肚子裡有了東西，臉色看著都好了，「也好，都吃飯吧。」 
 
 
姜棠在正院的小廚房等著，若是一會兒沒事了她就回去了。 
等了差不多兩刻鐘，露竹進來把她叫到一邊，道：「夫人這陣子胃口不好，妳就多跑

幾趟。想著妳來回辛苦，少夫人把妳的月錢提到了二等丫鬟的分例，若是這邊有打

賞，自己收著，但做任何事前都要記著，妳是宴幾堂的人。」 
又升職了。 
姜棠腦子裡浮現出這四個大字，雖然還沒變成二等丫鬟，但是月錢和二等丫鬟的一

樣，而且這是趕在月中發錢之前說的，也就是說，到月中時她就能拿一兩銀子。 
姜棠道：「露竹姊姊，我一定不給宴幾堂丟人的。」 
露竹稍微放心了點，姜棠知道她代表的是宴幾堂就行。在正院當差和宴幾堂不一樣，

規矩多，若是犯了錯，四少夫人也沒法求情。 
姜棠送走露竹後，鄭氏身邊的大丫鬟南雪提了一匣子點心出來。 
「姜棠姑娘先回去吧。」 
姜棠接過點心，「謝過夫人，夫人可有什麼忌口的，我明早過來。」 
南雪道：「夫人不愛吃辣，喜歡清淡的。」 
姜棠記下後，蹲身福了一禮，之後就抱著泛著香甜味道的點心離開。 
夜色已深，從正院到宴幾堂要一刻鐘。 
臨近院子燈光點點，可有院牆擋著也照不到這邊，而路兩邊都是花叢樹枝，到了夜

裡鼻尖都是濃郁的花香，偏偏今晚的月亮藏在雲後，姜棠沒有燈籠，只能摸著黑往

回走。 
姜棠前後瞅了瞅，前面沒人，但後面有一個，就是離得遠看不清面容，於是她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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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慢點走，蹭個燈籠光。 
這般一想，她就放慢了腳步，等後面燈光打過來她再加快步伐，離遠了就放慢一點。 
一刻鐘過得也快，很快就到了宴幾堂。 
宴幾堂院門前掛著兩個大燈籠，照得前面一片路都是亮的，姜棠剛鬆了口氣，就聽

身後一道略微有些熟悉還很好聽的聲音—— 
「這燈籠如何？」 
姜棠下意識答道：「挺好的。」 
說完，她回過頭，只見一個穿著墨色長袍的人，上面的金線雲紋在燈光下閃閃發光。

面容極好，看著十六七歲，如果今晚有星星，他的眼睛應該比天上的星星還好看，

看這打扮，應該是哪個院子的主子。 
如今二爺顧見水在外任職，顧見風馬上而立，三房的宴方堂在正院西面，只有五爺

住的宴回堂在宴幾堂的東面。 
想明白後，姜棠立刻行了一禮，「奴婢見過五爺。」 
顧見山瞇了一下眼睛，「妳是今天下午那個丫鬟。」 
剛才還覺得清冽好聽的聲音現在只覺得像無常索命，姜棠要是知道後面的人是顧見

山，她就算一頭栽死也不敢蹭他的燈籠。 
在內院少見小廝，除非有急事，而顧見山長年在外身邊又沒丫鬟，所以他只能自己

打燈籠回屋。 
姜棠支支吾吾道：「……是奴婢。」 
顧見山抬了抬手，「起來吧。」 
姜棠趕緊站好謝恩，做丫鬟的，最怕的就是被主子為難。 
她退到一旁低著頭等顧見山離開，態度恭恭敬敬，任誰都挑不出半分不是來。 
可顧見山卻把燈籠往前一遞，姜棠遲疑地抬起頭，「五爺？」這難道是要把燈籠給她？ 
「打著，給妳打了一路了。」 
姜棠哦了一聲，趕緊把燈籠接過來，她一手提著點心一手提著燈籠，走在前面給顧

見山引路。 
宴回堂和宴幾堂離得並不遠，走路用不了一刻鐘，只是和宴幾堂不同，宴回堂院門

的燈籠都暗淡無光，門口只有兩個守門的婆子。 
姜棠準備把燈籠交給守門婆子，卻見顧見山揮了揮手，「燈籠拿走。」 
她明白了，世家子弟都有潔癖，別人碰過的燈籠不會要，只是以防萬一，她還是問

了句，「明日奴婢再把燈籠送過來？」 
顧見山一眼瞥過來，眼神有點嚇人。 
姜棠立刻明白是什麼意思了，福身行禮，「奴婢告退。」 
提著燈籠，前面的一角路都被照亮了，回去的路上一個人沒有，但有燈籠，姜棠平

平安安地回來了。 
晚上，除了在屋門口守著的半夏佩蘭，其餘人都在耳房。 
見姜棠回來，陸英急衝衝站了起來，「怎麼這麼晚才回來？」 
姜棠笑著道：「路上黑，走得慢了點。夫人賞的點心，妳們餓不餓，一塊兒吃吧。」 

Cr
esc
en
t



早就餓了，晚上陸錦瑤和顧見舟去正院吃，趙大娘就給她們做了白粥和大鍋菜，正

餓著就來點心了。 
陸英眼睛一亮，「還是五香居的！這兒最便宜的點心還得一兩銀子呢。」 
姜棠道：「夫人近來胃口不好，少夫人就讓我早中晚各過去一趟。因為這個，還把我

月銀提到了二等丫鬟的分例。」 
白薇托著下巴道：「正院離這兒也就一刻鐘，來回跑是辛苦一些，不過月銀多了。夫

人身邊大丫鬟是南雪、南香，都是和善的人，其他人妳也不用多理會，畢竟妳是咱

們宴幾堂出去的人。」 
就算姜棠是三等丫鬟，但代表的也是陸錦瑤的一片孝心。 
白薇一向消息靈通，「夫人口味清淡，在正院做菜雖說是給夫人做，但侯爺在的話也

會吃一些。多備著點肯定不會出錯，侯爺沒什麼忌口的，口味重些，喜歡肉菜。」 
永寧侯早年在西北打仗，現在天下太平，但還保留著行軍打仗的習慣，最愛喝酒吃

肉。 
要是姜棠自己，肯定不會想到這些。 
白薇拿了塊點心放嘴裡咬了一口，五香居的綠豆糕是好吃，「長房那邊常去正院，不

過這些人妳不用理會，自然也不會讓妳幫著做什麼東西。要是找妳幫忙，藉口咱們

少夫人有孩子耽誤不得。」 
姜棠點點頭，月雲幾人本來就是宴幾堂的丫鬟，對這兒的瞭解最多。 
月雲道：「管採買的是張管事，馬房帳房、各院的丫鬟管事也要記清了。姜棠，去正

院是好事。」 
也就是姜棠有做飯的手藝才有這種運道。 
反正陸英是覺得挺好，她把嘴裡的蝴蝶酥嚥下去，「需要幫忙就叫我，總不能白吃妳

點心。」 
姜棠笑著說好，當丫鬟雖然有很多身不由己的時候，但是看著宴幾堂的丫鬟，沒有

勾心鬥角，感覺也挺自在的。 
姜棠道：「妳們先吃，我去小廚房看看，也不知少夫人還吃不吃東西。」 
月雲道：「從前妳沒來小廚房的時候，剩什麼東西都是趙大娘自己處置，現在既然妳

來了，那些理應有妳一份。」 
懷兮隔兩日就出府採買一次，莊子管事隔五日會過來送一趟菜和肉，還有正院時不

時就送些時令蔬果魚蝦，但宴幾堂只有兩個主子，這些根本吃不完，很多東西又禁

不住久放，尤其天氣越來越熱，雞鴨魚還能養著，豬肉羊肉放個一兩天就會壞。 
當然，吃不了的東西不會做給丫鬟吃，都是趙大娘帶走，要不怎麼說小廚房油水多。 
現在姜棠在小廚房，還是主廚，就算趙大娘是老人，那姜棠也是能拿一些的。 
假如姜棠願意做，她們可以從姜棠這兒買，這種事四少夫人也不會管，再多的，她

們還能幫忙賣到別的院子去。 
當丫鬟的吃得簡單，只是光白粥、大鍋菜怎麼可能吃得飽，所以無論怎麼說，姜棠

去小廚房對她們來說都是大好事。 
陸英道：「一份……妳至少能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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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棠也希望能分一半，到了小廚房，沒等她主動提，趙大娘就說道—— 
「姜棠姑娘，妳看這點肉放了一天多了，再放下去就壞了，咱們分分也省得扔了。」 
看姜棠沒說話，趙大娘繼續道：「還有一斤多羊肉、半斤豬肉、兩根豬脊骨、一尾魚。

羊肉價貴些……妳看看喜歡什麼。」 
姜棠初來乍到，既然趙大娘說了羊肉價貴，那她拿豬肉好了。 
「我要豬肉和豬蹄吧，羊肉和魚您拿著。」 
趙大娘四十多歲，孫子都有了，兒子兒媳也是府裡的下人，此刻她笑咪咪道：「正好，

我兒媳婦剛生孩子，燉點魚湯補補。」 
在小廚房就是有這個好處，趙大娘一家比府裡的其他丫鬟都胖些。 
姜棠笑著說好，「我再做些吃的，少夫人想吃就直接煮好了。」 
有丫鬟守夜，就做些簡單方便的。 
水缸裡還有一尾活蹦亂跳的魚，今天早上送來的新鮮豬肉豬蹄，姜棠打算把豬蹄和

豬皮單獨弄出來做豬皮凍，多做幾個灌湯包。 
幸而現在天氣沒那麼熱，如果陸錦瑤不吃，那留到明早白薇她們分著吃也好。 
趙大娘平日沒什麼事就回去了，如今看姜棠又要做吃的，也不走了，搬了個小板凳

在一旁看著，想把姜棠做飯的步驟全記下。 
姜棠見狀也不藏私，要是趙大娘問什麼她還會告訴她。 
熬豬皮凍的時候姜棠也沒閒著，把下午帶過來的米洗了，豬肉和豬骨先燉一會兒，

等會兒做鍋煲仔飯。 
又從廚房找了袋黃豆，舀出豆子泡水，準備明兒一早磨豆漿。 
等到亥時，灌湯包才包好，趙大娘看完後就拍拍屁股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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